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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
志
安
公
開
承
認
與
鄭
秀
文
同
居
不
同
房
。

許
志
安
出
席
活
動
時
大
方
承
認
鄭
秀
文
因
現
居
整
幢
拆
卸
，

暫
時
搬
去
與
他
同
住
，
事
前
自
然
是
得Sam

m
i

同
意
才
公
開
，
在

場
記
者
比
他
倆
父
母
㠥
緊
，
追
問
他
們
會
否
趁
機
試
婚
，
許
志

安
急
忙
否
認
，
強
調
同
居
屬
暫
時
性
。

許
志
安
面
對
記
者
圍
訪
聲
顫
顫
表
示
，
他
想
了
很
久
才
敢
向Sam

m
i

提
出
，
因
怕
遭
拒
絕
，
當
他
誠
意
邀
請
時
，
鄭
秀
文
稍
稍
考
慮
便
答

應
。許

志
安
、
鄭
秀
文
馬
拉
松
式
戀
愛
廿
二
年
，
比
起
很
多
夫
妻
結
婚
還

要
久
，
其
間
雖
分
手
七
年
，
許
志
安
另
交
新
女
友
，
兩
人
最
終
於
兩
年

前
復
合
，
一
個
月
前
開
始
暫
時
性
同
居
，
是
二
人
戀
情
上
的
第
二
次
大

突
破
。
第
一
次
突
破
是
許
志
安
在
鄭
秀
文
引
領
下
成
為
教
徒
，
令
他
與

鄭
秀
文
的
關
係
拉
近
了
一
大
步
，
打
穩
了
復
合
後
的
感
情
基
礎
。
當
時

訪
問
許
志
安
問
，
他
是
否
已
成
為
基
督
徒
，
他
不
肯
回
應
，
因
他
不
想

外
界
誤
會
他
用
宗
教
作
宣
傳
，
希
望
將
消
息
低
調
。

暫
時
性
同
居
則
突
破
了
同
住
的
心
理
障
礙
，
就
如
許
志
安
所
言
，
初

期
同
住
，
他
有
點
不
習
慣
，
因
為
很
多
生
活
小
節
，
如
他
親
親
寵
物
狗

等
，Sam

m
i

從
未
見
過
，
如
今
雙
方
都
適
應
了
。
許
志
安
舉
的
只
是
可

以
說
出
來
的
例
子
，
兩
個
超
過
四
十
歲
的
成
年
人
，
自
有
很
多
已
養
成

的
習
慣
，
相
見
好
，
同
住
難
，
需
要
一
段
時
間
磨
合
。
天
助
他
們
，
鄭

秀
文
居
住
的
豪
宅
竟
要
整
座
拆
掉
重
建
，
實
在
是
罕
有
的
大
動
作
。

兩
人
被
踢
爆
同
住
一
屋
，
未
有
講
大
話
掩
飾
事
件
，
除
跟
信
仰
有
關

外
，
亦
是
事
實
如
此
，
何
懼
坦
蕩
蕩
地
承
認
，
並
由
許
志
安
公
開
，
是

男
人
有
承
擔
的
一
種
表
現
。

一
直
以
來
，
外
界
都
將
兩
人
事
業
作
比
較
，
認
為Sam

m
i

比
許
志
安

紅
，
許
志
安
為
此
多
年
來
避
談
鄭
秀
文
，
以
免
被
責
借
鄭
秀
文
宣
傳
，

自
兩
人
復
合
後
，
已
衝
破
這
個
心
理
關
口
。
過
去
一
年
，
鄭
秀
文
保
持

低
調
，
更
將
原
定
去
年
舉
行
的
演
唱
會
取
消
，
享
受
平
靜
的
生
活
，
閒
來
便
與
許

志
安
結
伴
旅
遊
，
培
養
感
情
之
餘
，
也
不
要
自
己
鋒
芒
過
勁
。

Sam
m

i

曾
對
我
說
：
﹁
兩
人
拍
拖
是
要
令
對
方
有
進
步
。
﹂
相
信
她
與
許
志
安

正
處
於
這
個
狀
態
。

雖
然
大
家
都
看
㠥
許
鄭
成
長
，
但
別
忘
記
他
們
早
已
屆
結
婚
之
齡
，
還
在
他
們

同
居
、
試
婚
、
結
婚
問
題
上
大
造
文
章
的
人
，
放
過
他
們
吧
。

百
家
廊

袁
　
星

許志安鄭秀文暫時同居
查小欣

翠袖
乾坤

楊
絳
在
小
說
︽
洗
澡
︾
刻
劃
一
男
二
女
三
角
的
情
愛

關
係
，
是
帶
點
戲
謔
的
口
吻
的
。

小
說
中
的
標
準
美
人
杜
麗
琳
和
許
彥
成
的
婚
姻
充
滿

功
利
色
彩
，
反
而
姚
宓
與
許
彥
成
的
婚
外
情
，
變
得
更

實
在
和
甜
美
了
。

楊
緯
在
這
本
小
說
是
有
反
諷
的
味
道
的
。

後
來
中
國
新
進
導
演
張
揚
把
︽
洗
澡
︾
搬
上
電
影
舞
台
，

這
種
反
諷
就
更
濃
厚
了
！

從
以
下
電
影
劇
情
可
略
窺
一
、
二—

—

一
位
女
士
在
洗
澡
的
時
候
，
被
突
然
闖
進
的
歹
徒
搶
下
了

脖
子
上
的
金
項
鏈
，
她
勇
敢
地
追
了
出
去
，
卻
從
此
成
為
世

人
的
笑
柄⋯

⋯

一
個
丈
夫
因
為
陽
痿
日
日
與
妻
子
吵
架
、
鬧
離
婚
，
不
得

不
住
進
了
澡
堂
，
不
料
卻
因
此
而
治
好
了
病⋯
⋯

一
個
有
心
理
障
礙
的
胖
青
年
，
卻
唯
獨
在
澡
堂
裡
能
完
美

地
用
意
大
利
語
唱
出
︽
我
的
太
陽
︾⋯
⋯

一
個
即
將
出
嫁
的
陝
北
少
女
，
為
了
洗
一
個
﹁
出
嫁
澡
﹂

而
奉
獻
出
全
家
的
口
糧
。
結
婚
後
她
的
心
上
人
立
志
在
北
京

開
一
個
澡
堂⋯

⋯

⋯
⋯由

於
這
部
電
影
勾
繪
出
世
俗
社
會
的
眾
生
相
，
幽
默
而
抵

死
，
令
觀
眾
看
後
為
之
大
樂
。
影
片
很
快
得
到
國
際
影
壇
的

青
睞
。

影
片
榮
獲
第
二
十
四
屆
加
拿
大
多
倫
多
國
際
電
影
節
最
佳
故
事
片
評

委
會
大
獎
，
和
第
四
十
七
屆
西
班
牙
聖
塞
巴
斯
蒂
安
國
際
電
影
節
最
佳

導
演
獎
兩
項
國
際
大
獎
，
並
與
全
球
五
十
六
個
國
家
簽
訂
了
發
行
放
映

合
同
，
被
譽
為
可
以
與
︽
光
豬
六
壯
士
︾
相
媲
美
的
中
國
現
代
生
活
喜

劇
大
片
。

繼
︽
洗
澡
︾
之
後
，
楊
絳
在
晚
年
寫
了
另
一
部
長
篇
，
書
名
︽
我
們

仨
︾。

︽
我
們
仨
︾
顧
名
思
義
是
寫
他
們
一
家
三
口
的
故
事
。

除
了
開
首
有
點
虛
構
以
外
，
基
本
是
真
實
故
事
。

要
了
解
︽
我
們
仨
︾
創
作
契
機
，
就
得
了
解
楊
絳
一
家
的
遭
遇
。

文
革
的
某
一
天
，
上
頭
派
人
通
知
錢
鍾
書
，
要
他
去
參
加
國
宴
，
說

是
﹁
江
青
同
志
點
名
要
你
去
的
！
﹂

錢
鍾
書
拒
絕
說
：
﹁
我
很
忙
，
我
不
去
！
﹂

來
人
為
難
：
﹁
那
麼
，
我
就
說
你
身
體
不
好
，
起
不
來
？
﹂

錢
鍾
書
說
：
﹁
不
！
不
！
不
！
我
身
體
很
好
，
你
看
，
身
體
很
好
！

哈
！
我
很
忙
！
我
不
去
！
﹂

這
已
為
錢
鍾
書
埋
下
禍
端
。

旋
不
久
的
一
九
六
九
年
，
錢
鍾
書
被
下
放
到
河
南
幹
校
勞
改
。
楊
絳

和
女
兒
、
女
婿
流
㠥
淚
去
送
他
。

楊
絳
幫
他
把
一
條
補
好
的
褲
子
裝
進
包
裡
，
那
條
褲
子
，
一
補
再

補
，
補
成
了
圈
圈
，
錢
鍾
書
開
玩
笑
說
，
以
後
不
管
去
哪
裡
，
都
不
用

帶
椅
墊
了
。

一
九
七
○
年
，
楊
絳
也
被
下
放
到
河
南
幹
校
。

楊
絳
走
的
那
天
，
女
兒
錢
瑗
一
個
人
去
送
她
。
錢
瑗
的
丈
夫
得
一
，

一
個
月
以
前
因
為
受
不
了
批
鬥
迫
害
而
自
殺
了
。

楊
絳
心
疼
女
兒
，
卻
不
能
不
走
。

她
一
走
，
就
剩
下
錢
瑗
一
個
人
在
北
京
了
。

上
次
送
默
存
走
，
有
我
和
阿
圓
還
有
得
一
，
這
次
送
我
走
，
只
剩
下

阿
圓
一
人
，
得
一
已
於
一
月
前
自
殺
去
世
。

—
—

楊
絳
︽
幹
校
六
記
︾
之
︽
下
放
記
別
︾

在
幹
校
，
楊
絳
被
安
排
在
菜
園
幹
活
。
菜
園
裡
活
不
重
，
閒
的
時

候
，
她
就
搬
個
小
馬
扎
，
坐
在
園
子
裡
看
書
。

﹁
文
革
﹂
結
束
後
，
錢
鍾
書
和
楊
絳
回
到
了
北
京
。

某
天
，
楊
絳
要
把
她
給
錢
鍾
書
織
的
一
件
舊
得
不
能
再
舊
的
毛
衣
捐

掉
，
錢
鍾
書
緊
緊
抱
㠥
不
放
。
那
毛
衣
有
一
份
楊
絳
織
進
去
的
款
款
深

情
。

︵︽
說
楊
絳
︾
之
五
︶

都是因為「洗澡」
彥　火

琴台
客聚

每
逢
暑
期
的
七
、
八
月
，
到
台
灣

度
假
，
大
多
會
碰
上
大
風
暴
雨
的
季

節
。
這
一
次
到
台
灣
，
卻
是
百
年
不

遇
的
高
溫
。
在
台
灣
五
天
，
氣
溫
都

在
攝
氏
三
十
八
度
至
三
十
九
度
左

右
。
街
頭
不
能
獃
，
每
天
也
只
好
作
半
天

活
動
。
除
了
吃
喝
，
就
是
留
在
酒
店
休

息
。每

到
台
灣
旅
遊
，
總
喜
歡
拿
來
和
香
港

比
較
。
台
灣
的
旅
遊
設
施
、
美
食
﹁
手

信
﹂，
以
至
景
點
、
博
物
館
，
都
勝
過
香

港
。
台
港
是
近
鄰
，
香
港
的
旅
遊
發
展

局
，
應
多
到
台
灣
取
經
，
不
要
只
沉
醉
在

香
港
遊
客
數
字
，
年
年
有
增
長
，
而
郵
輪

碼
頭
，
又
開
幕
在
即
。
於
是
自
我
滿
足
，

不
求
上
進
。

以
美
食
來
說
，
台
灣
勝
於
香
港
，
香
港
鄰
近
大
陸
，

理
應
吸
收
各
派
美
食
之
長
，
發
揮
﹁
食
在
香
港
﹂
的
優

勢
。
但
香
港
並
沒
有
一
如
新
加
坡
有
多
個
美
食
﹁
大
牌

檔
﹂，
也
沒
有
台
灣
著
名
的
夜
市
，
缺
乏
若
干
美
食
、

小
吃
的
集
中
地
，
難
以
發
揮
中
國
人
食
的
文
化
特
色
。

至
於
旅
遊
食
品
，
可
以
買
作
﹁
手
信
﹂
的
，
更
是
寥

寥
可
數
。
不
像
台
灣
遍
地
都
有
裝
潢
美
輪
美
奐
的
餅

食
、
乾
果
以
及
豬
牛
肉
乾
，
讓
遊
客
愛
不
釋
手
。
不
免

多
買
幾
包
，
既
作
﹁
手
信
﹂，
也
間
接
宣
傳
台
灣
旅

遊
。
如
果
我
是
來
香
港
的
遊
客
，
也
不
知
道
應
該
買
點

甚
麼
食
的
回
去
饋
贈
親
友
，
難
道
只
能
採
購
外
國
牌
子

的
奶
粉
嗎
？

至
於
這
一
次
所
遊
覽
的
傳
統
藝
術
中
心
、
蘭
陽
博
物

館
、
平
溪
放
天
燈
，
都
是
很
有
特
色
的
旅
遊
節
目
。
蘭

陽
博
物
館
的
建
築
，
顛
覆
了
一
般
的
雄
偉
建
築
物
的
規

則
，
竟
是
一
個
傾
斜
幾
近
四
十
五
度
的
建
築
物
。
館
址

在
一
面
臨
海
、
一
面
靠
山
的
陡
峻
地
勢
下
，
顯
得
蒼
勁

有
力
。
傳
統
藝
術
中
心
的
民
藝
街
頭
表
演
，
盡
顯
街
頭

藝
人
的
活
動
特
色
。
到
平
溪
去
放
天
燈
，
看
㠥
冉
冉
而

上
的
紛
飛
天
燈
，
卻
不
知
台
灣
的
空
中
管
制
是
如
何
處

理
的
。

幾
天
的
旅
程
，
既
輕
鬆
又
具
趣
味
，
吃
、
看
、
玩
俱

備
。
希
望
香
港
旅
遊
發
展
局
多
加
參
考
。
上
兩
屆
的
局

領
導
已
經
耽
擱
了
十
多
年
的
時
光
，
林
建
岳
老
兄
上

任
，
我
們
寄
以
厚
望
焉
。

台灣旅遊
吳康民

生活
語絲

﹁
不
為
良
相
，
願
為
良
醫
。
﹂
誰
會
將

這
兩
種
天
差
地
遠
的
職
業
混
為
一
談
？
正

是
北
宋
著
名
軍
事
及
政
治
家
范
仲
淹
。
他

認
為
良
相
和
良
醫
的
共
通
點
，
就
是
同
為

百
姓
服
務
，
而
這
種
偉
大
的
精
神
，
亦
貫

徹
其
一
生
，
就
連
算
命
和
選
陰
宅
，
他
亦
不
忘

這
種
高
貴
的
情
操
。

據
說
相
士
替
年
幼
的
范
仲
淹
算
命
︵
也
有
說

是
求
籤
︶，
范
仲
淹
劈
頭
就
問
，
他
長
大
後
能
否

成
為
宰
相
？
只
可
惜
，
相
士
當
場
否
定
了
他
這

個
人
生
目
標
！
於
是
范
氏
再
問
，
他
將
來
能
否

成
為
好
醫
生
？
相
士
同
樣
搖
首
，
不
過
卻
好
奇

何
以
兩
個
目
標
竟
如
此
不
同
，
范
氏
連
忙
回

答
，
因
為
他
的
最
大
心
願
，
其
實
是
希
望
能
造

福
蒼
生
！

到
范
仲
淹
長
大
後
，
他
得
到
了
一
塊
風
水
寶

地
，
若
能
在
此
安
置
祖
墳
，
又
或
作
個
人
的
陰

宅
之
用
，
同
氣
連
枝
的
子
孫
將
因
此
而
榮
華
富

貴
，
安
享
福
澤
。
但
對
一
心
要
為
國
、
為
人
民

的
范
仲
淹
來
說
，
只
有
子
孫
享
福
，
這
實
在
是

太
自
私
太
小
器
了
，
於
是
他
決
定
在
此
興
建
學

校
，
希
望
能
借
風
水
之
力
，
培
育
更
多
為
國
為

民
的
人
才
。
據
說
這
所
學
校
果
真
人
才
輩
出
，
同
時
更
帶

旺
了
附
近
一
帶
的
學
習
風
氣
！

關
於
范
仲
淹
的
陰
宅
，
還
有
另
一
個
誇
張
的
故
事
：
據

說
范
氏
發
現
一
塊
令
人
絕
子
絕
孫
的
凶
地
，
為
免
此
地
禍

害
他
人
，
他
竟
決
定
將
先
人
安
葬
於
此
！
但
在
儀
式
進
行

之
時
，
竟
然
天
降
異
象
，
地
動
山
搖
，
一
下
子
將
四
周
的

環
境
及
風
水
改
變
，
凶
地
亦
在
頃
刻
間
變
為
福
地
！
傳

說
，
那
是
因
為
上
天
亦
被
范
仲
淹
的
為
人
之
心
所
感
動
！

姑
勿
論
這
些
故
事
孰
真
孰
假
，
范
仲
淹
那
種
﹁
先
天
下

之
憂
而
憂
，
後
天
下
之
樂
而
樂
﹂
的
救
世
之
心
，
確
實
值

得
敬
仰
！

為相為醫為人民
楊天命

天言
知玄

尊
字
有
很
多
意
義
，
其
中
一

個
是
﹁
稱
呼
對
方
的
敬
詞
﹂，
比

如
當
對
方
在
餐
廳
上
問
你
喜
歡

吃
什
麼
？
你
回
答
說
無
所
謂
，

悉
聽
尊
便
。
比
如
說
你
有
意
見

向
對
方
陳
述
，
最
後
加
上
一
句
﹁
尊
意

以
為
如
何
？
﹂
都
是
禮
貌
的
一
種
表

現
。
這
種
禮
的
文
化
，
逐
漸
在
社
會
上

消
失
。

自
古
以
來
，
教
師
是
一
種
受
人
尊
敬

的
行
業
。
為
什
麼
？
因
為
教
師
做
的
工

作
是
傳
道
授
業
解
惑
，
以
身
作
則
，
言

行
一
致
。
假
如
教
師
在
教
學
時
的
行
為

是
一
套
，
在
外
面
的
行
為
又
是
另
外
一

套
，
學
生
就
會
感
到
迷
惑
，
不
知
哪
一

套
才
是
正
確
。
香
港
部
分
傳
媒
之
所
以

設
立
狗
仔
隊
，
就
是
跟
蹤
一
些
名
人
，

以
便
獲
得
一
些
名
人
背
後
有
沒
有
做
出

言
行
不
一
的
事
。

其
實
這
在
口
口
聲
聲
要
別
人
尊
重
他

人
隱
私
中
，
本
身
就
已
經
不
尊
重
被
跟
蹤
者
的
隱

私
，
這
是
傳
媒
的
弔
詭
行
為
。
因
為
自
己
不
尊
重

別
人
，
卻
要
求
別
人
尊
重
自
己
，
這
是
那
門
子
的

尊
重
？
而
事
實
上
，
尊
重
文
化
在
香
港
也
在
這
樣

的
情
況
下
逐
漸
消
失
。

記
得
以
前
看
過
一
位
西
方
學
者
語
帶
譏
諷
地

說
，
一
個
真
正
的
自
由
人
，
是
隨
意
可
以
不
去
赴

先
前
答
應
的
約
會
，
而
不
加
任
何
理
由
解
釋
。
現

今
的
社
會
，
不
是
充
滿
這
樣
的
所
謂
自
由
人
嗎
？

不
尊
重
別
人
，
不
能
容
忍
異
見
，
而
聲
稱
是
爭
取

言
論
自
由
。
像
教
師
在
校
門
外
用
粗
口
罵
人
，
也

說
成
是
言
論
自
由
，
這
尊
重
文
化
何
能
存
在
？
本

身
就
不
尊
重
自
己
的
專
業
，
而
上
綱
到
言
論
自
由

層
面
，
能
獲
得
他
人
的
尊
重
嗎
？

胡
適
之
在
多
年
前
說
過
，
容
忍
比
自
由
更
重

要
。
現
代
社
會
，
自
由
度
大
得
多
了
，
但
包
容
性

卻
逐
漸
消
失
。
自
由
成
為
我
個
人
的
自
由
，
不
能

容
忍
他
人
反
對
意
見
的
自
由
，
這
是
什
麼
自
由
？

我
們
社
會
，
極
需
建
立
的
，
是
重
拾
尊
重

文
化
，
才
不
會
逐
步
走
向
撕
裂
。
不
然
，
尊

字
就
成
為
另
一
個
意
義
：
在
尊
字
的
右
邊
加

了
把
　
︵
刀
︶，
意
思
就
變
成
減
損
，
從
人
與
人

相
處
的
禮
到
社
會
競
爭
力
都
會
減
損
。

由尊字談起
興　國

隨想
國

近
來
奶
粉
問
題
頻
生
，
恰
好
與
一
周
前
的

B
B
展
中
，
內
地
同
胞
與
港
人
搶
奶
粉
的
新

聞
相
映
成
趣
。
太
太
還
笑
說
：
若
再
有
孩

子
，
不
妨
仿
效
外
國
的
媽
媽
，
在
奶
粉
展
商

前
餵
母
乳
，
以
展
示
不
平
衡
的
選
擇
霸
權
。

其
實
母
乳
的
好
處
，
由
專
業
人
士
到
醫
護
人
員

都
努
力
灌
輸
，
但
幾
十
年
來
的
暢
銷
奶
粉
及
其
廣

告
，
令
香
港
人
成
為
百
分
之
百
的
奶
粉
擁
護
者
。

最
常
聽
到
的
論
點
是
：
﹁
我
們
人
人
也
是
喝
奶
粉

長
大
的
，
不
也
是
健
健
康
康
的
嗎
？
﹂
我
倒
不
明

白
這
個
邏
輯—

—

在
處
處
過
分
保
護
孩
子
的
社
會
㛐

是
如
何
站
得
住
腳
？
現
在
讀
哈
佛
的
那
位
，
小
時

候
也
沒
有
上playgroup

，
為
何
現
在
人
人
都
要
為

學
前
兒
童
籌
備playgroup

，
並
深
信
這
是
影
響
他

智
力
發
展
的
關
鍵
？
而
不
少
醫
學
報
告
所
提
倡
的

﹁
母
乳
能
使
小
朋
友
較
聰
明
﹂
的
實
證
，
為
何
始
終

敵
不
過
鋪
天
蓋
地
﹁phd

﹂、
﹁aa+

對
腦
部
有
益
成

份
﹂
的
奶
粉
廣
告
？

不
少
廣
告
界
人
士
都
對
政
府
希
望
禁
止
所
有
奶
粉
廣
告
，

感
到
十
分
生
氣
。
這
當
然
挑
起
業
界
的
神
經
，
因
為
對
奶
粉

商
來
說
，
這
是
斷
其
米
路
；
而
對
廣
告
商
來
說
，
更
是
莫
大

損
失
，
君
不
見
一
個
晚
上
，
多
少
電
視
廣
告
都
是
在
推
銷
奶

粉
的
？
他
們
的
唯
一
論
點
就
是
杜
絕
廣
告
，
會
剝
削
媽
媽
們

的
知
情
權
。
但
小
朋
友
都
會
質
疑
廣
告
真
是
資
訊
來
源
嗎
？

你
生
病
會
去
看
遍
所
有
藥
品
廣
告
，
還
是
去
問
醫
生
意
見
？

我
們
之
所
以
沒
有
一
號
奶
粉
的
廣
告
，
是
因
為
世
衛
建

議
，
小
孩
六
個
月
以
下
應
攝
取
母
乳
。
亦
是
因
為
這
個
原

因
，
奶
粉
商
才
創
出
二
號
、
三
號
奶
粉
，
希
望
繼
續
能
推

銷
。
世
衛
的
建
議
只
是
顧
及
城
市
環
境
，
亦
明
白
強
推
母
乳

的
難
處
，
而
把
堅
持
範
圍
縮
至
一
至
六
個
月
內
，
但
絕
不
代

表
六
個
月
之
後
，
母
乳
便
會
失
效
，
或
需
讓
路
給
奶
粉
。

當
一
有
人
質
疑
母
乳
的
益
處
，
我
太
太
認
為
搬
出
數
據
最

易
說
明
。
母
乳
有
三
百
種
營
養
︵
且
成
份
構
成
是
不
斷
受
環

境
的
細
菌
、
孩
子
的
需
要
而
變
化
︶，
而
奶
粉
只
能
複
製
六
十

種—
—

這
個
數
字
其
實
已
說
明
為
何
都
市
人
會
越
來
越
多
敏

感
、
病
痛
？
吃
奶
粉
當
然
沒
有
問
題
，
問
題
是
你
不
能
老
說

它
是
替
代
品
，
它
只
是
五
分
一
營
養
的
替
代
品
。

這
些
畫
面
都
令
我
想
起
周
顯
早
前
講
大
陸
奶
粉
時
，
提
出

一
有
趣
論
點
：
若
他
日
他
有
小
孩
，
一
定
會
用
盡
辦
法
、
傾

盡
金
錢
，
為
自
己
的
孩
子
請
個
奶
媽
。
他
說
，
大
灑
金
錢
供

書
教
學
，
孩
子
不
一
定
能
出
人
頭
地
，
但
吃
母
乳
，
一
生
少

敏
感
，
少
病
痛
，
卻
是
千
金
買
不
到
的
。
當
中
的
邏
輯
可
能

更
易
被
香
港
人
接
受
吧
。

奶粉廣告戰
湯禎兆

路地
觀察

三十多歲了，做過的夢如一地荒草，隨㠥春夏
秋冬的步伐，綠了枯，來了去，挽㠥清晰和模糊
的胳膊遊蕩，來去悄悄，逮不住一次次蹤影。

七八歲時，我經常做一種情境類似的夢。一群
鬼子在後面狂追，我在前面瘋跑。鬼子速度快，
咋呼狼嚎，緊隨在我身後，距離只有短短的幾
步。他們扛㠥槍，前頭有明晃晃的刺刀。我在前
面拚命跑，除了跑，似乎什麼都沒時間想。

被那群鬼子追的原因，好像是偷窺或破壞了他
們的什麼邪惡計劃，還可能是秘密。他們對我恨
之入骨，不惜代價追殺我。我逃跑的地方，就在
農村老家附近。周圍的那些村落和小路，我異常
熟悉。溝溝坎坎，窄滑的路徑，層層梯田，均依
舊如故。我的腳下像鋪滿了亂草繩，纏絆綿軟。
向下的路被鬼子封死了，我只能往上跑。鬼子們
歪歪扭扭的，一個個梗㠥脖子，剁掉頭的鴨子般
往上鑽。

爬上山頭，鬼子也追到了。我繞㠥山頭轉幾
圈，鬼子群如同鬼魅，甩不掉。轉到村落所在方
向的崖邊，我張開雙臂，像鳥兒張開翅膀那樣，
閉上眼睛一咬牙栽下山去，久久沒落地。我在夢
中睜開眼，發現自己正慢慢從空中飄落。快落到
山腳下時，我雙腳一點地，又一次藉㠥慣性飛起
來，順㠥層層三四米落差的梯田，拿出平時和小
夥伴們比賽時慣用的伎倆，毫不猶豫地猛衝下
去。

絕大多數鬼子沒經驗，追我時摔得鬼哭狼嚎，
有些已經斃命。還有寥寥幾個，速度與我相當，

像狗皮膏藥一樣，非常難甩。聽㠥耳邊跑出的呼
呼風聲，我邊往下衝邊回頭去看。剩下那幾個鬼
子為了加速，丟棄了槍械，僅和我保持㠥幾步的
距離，似乎一伸手，就能扯到我的衣襟。但直到
夢醒，他們都從沒抓住過我。

那時候為什麼會常做類似的夢，小小的我說不
清。夢醒後，剛從噩夢中擺脫出來，心裡還有一
些莫名的恐懼，然後就是慶幸。上初中後，這樣
的夢境就很少出現了，隨之而來的卻是其他一些
印象不太深刻的夢。

有時候因為心虛，為了尋求安慰和解脫，會問
身邊的人昨晚夢見了什麼預示㠥什麼等話題。有
些夢怕預兆不好，不能說又難承受，我還專門從
集市上買過一本像《周公解夢》那樣的小冊子，
偶爾偷偷翻一翻。

解夢的書和網站，稀鬆平常，隨便搜索就能找
到不少。因此，做了個印象深刻的夢，給自己解
夢便成了簡單事。有些夢做了就忘了，或者記不
囫圇，或者懶得「解」，就不必去解。我雖然不相
信那些神乎其神的預兆，但我相信做夢有其必然
的科學因素。

日有所思，夜有所夢。這個不一定百分之百有
道理，可我寧願信其一二。小時候做那種被鬼子
追趕的夢，夢得真切，應該與那時看游擊戰、地
道戰和抗日戰的影視劇有關。至於夢能反映做夢
者的身體和思想狀況，只要不絕對化，也是有一
定依據和道理的，我也信其一二。可有些解夢的
書籍說，「夢見撈魚大吉」之類，就過於玄虛

了，不敢真信。
昨天夜裡，我做了個可怕的夢。清晰記得下面

這段場景。有一條不到一米長的蛇，突然出現在
我和妻子身邊。蛇也是條生命，我不想再傷害
牠。過了大約半分鐘，那條蛇一下竄到妻子身
邊，猛下口咬了她的腳踝。這時，我才看清蛇頭
三角形，屬當地人眼裡的毒蛇。

我無暇多想，冒冒失失一把捏住蛇頭下面的
「脖頸」，使勁捏牠讓牠窒息鬆口。另一隻手狠狠
攥住妻子的腳踝上部，防止毒液順㠥靜脈回流全
身。一時疏忽，那蛇竟然側口咬到我的手指。我
一邊死死掐緊蛇頸，讓牠動彈不得，一邊撕下一
塊布蓋到妻子的傷口處，用嘴去替她吸蛇毒。

幫妻子吸掉了幾口帶有蛇毒的血，妻子好像沒
事了。我被咬傷手指的那條胳膊，卻一下子酸麻
起來僵住，整條胳膊漸漸失去了知覺。作為醫
生，我自知，在遠離醫院的田野裡，沒有足夠的
救治時間，已命垂一線。

夢醒時，我努力讓自己安靜了兩分鐘，得先把
驚濤拍岸的心情抹平。心靜了，我猶豫㠥悄悄睜
開眼，試探㠥去摸床頭的手機看時間。還不到五
點鐘，房間內還很黑。等到早晨六點多，被恐懼
皺褶了的心情紙張讓窗外透進的亮光鋪開了，躲
在周邊暗處的恐懼才開始很不情願地褪去。

這樣的噩夢毋須去解，預兆肯定是不好的。但
我還是按捺不住，用手機登陸網站去查閱相關註
解。沒有找到完全符合夢境的解釋。有兩個與夢
境沾點兒邊的解釋，由於太過扯淡，刪除了作
罷。

這次夢到毒蛇，與日有所思和身心因素無關。
與夫妻之情，以及曾經的記憶和經歷或許有關。
在父老鄉親口中，蛇都是害人的東西。那個時
候，我捕殺蛇多是這個原因。只有第一次例外。

第一次捉蛇時我還很小，不懂事。遇到一條一

米多長的大青蛇過路，出於好奇，我就去追牠。
當我把牠從一堆亂石堆裡拽㠥尾巴拉出來時，那
條蛇猛然盤到我腿上，越盤越緊箍得腿疼。實在
沒辦法了，小夥伴們幫我拿來斧頭，我把蛇身一
截一截從腿上割斷，才全部扯了下來。

殺過的最後一條蛇是在村下頭的水塘邊。那條
蛇比成人拇指略粗些，兩米多長，常嚇跑去水塘
挑水的鄉親。出於除害的心理，我把牠從石窟窿
裡找出來，用木棍插死。那條蛇死時張嘴甩頭的
慘狀，此後經常被記起。因此，我從未再打殺過
毒蛇之外的蛇。

夢，做過許多了。有些做過接㠥忘了，有些則
會記憶很長時間。我們身邊的人，壓根不做夢
的，應該極少，做了夢從來不解的，應該也不
多。

解夢有一定的科學道理，並不為過，無需特意
排斥。但若一味強調夢境能預兆吉凶，則多屬故
弄玄虛了，還是權當看一場由局外人表演的電影
影評吧，別太往心裡去！

夢裡那些事

■做過的夢，記得多少呢？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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